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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然崇拜的生态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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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傣族人民出于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信奉万物有灵：他们对森林的依赖产生植物崇拜，对动物力量的向

往产生图腾崇拜，对自然的敬意产生山水崇拜，这些崇拜及其生存方式折射出傣族人民注重保护环境、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发掘傣族人民古朴生态意识的现代价值对现代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实现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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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的傣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孟连、景谷、

双江、新平、元江、金平７个县，同时散居于景
东、宁洱、澜沧等县［１］。傣族人认为， “森林是

父亲，大地是母亲”“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

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２］。他们相信万物有

灵，敬畏与崇拜自然、亲近与保护自然，在对自

然的崇拜中折射出淳朴的生态理念。

一、傣族自然崇拜的来由

自然崇拜作为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往往产

生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历史阶段。自然崇拜常常

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自然能

力的对象作为崇拜物。傣族的自然崇拜主要包

括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神灵崇拜等多种

形式。傣族源远流长，早在公元 １世纪，汉文



史籍中就有傣族先民的记载［３］。在漫长的发展

过程中，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产力水平

不高使傣族先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步认识

到人的力量的有限性。由于缺乏全面认识事物

的能力，傣族先民们将自然的千姿百态和千变

万化看作不可思议和不能驾驭的巨大力量，对

其产生恐惧，并将这些自然现象加以神化，把

自然视为人格化的化身和神秘的精灵，设法和

大自然交好，祈求获得大自然的恩泽。他们在

脑海里幻想出一种超自然力量，认为自然界和

人世间的一切都由这种力量来主宰和支配，因

而产生了对自然物或自然力的崇拜［４］。

２０１６年７月笔者深入景洪市勐养镇曼景坎村
委会曼掌村、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等地调研时

了解到，当河流发洪水淹没了居住地、毁坏谷物、

夺取生灵的时候，傣族先民会对河流产生恐惧；

当河流为他们提供甘泉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河

流给他们的恩赐。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灵

魂会升天成仙，在天上保佑他们，帮助他们消灾

降福。傣族先民甚至认为，人死后灵魂就会依附

于某一实物，如山、树、竹等，因而就有了山神、

树神、竹神等神灵，如果敬重这些神灵便会给他

们带来福祉。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认为所有的一

切都是万物赐予的，而失去的一切也是万物给予

惩罚的结果。傣族先民的这些看法使傣族人民产

生了自然崇拜。

二、傣族自然崇拜的主要内容

（一）植物崇拜

傣族崇尚万物有灵，把植物视为有人类情

感和性情的实体。笔者深入傣族村寨访谈时被

访谈的傣族人仍然认为，采摘野果获得食物后

享受美味并饱餐时，那是树木给予他们的恩赐

和帮助；当天气变化、气候恶劣而找不到野果

致使忍饥挨饿时，那是树木对他们的厌恶和惩

罚，这种淳朴的看法饱含着他们对植物的崇拜

和敬畏。

傣族有自己崇拜的树神，并且制定了属于

自己村寨的村规民约，禁止滥砍滥伐。当需要

砍伐木材时，由村寨里一些有威望的老人和年

轻力壮的青年人进入允许砍伐的森林，选中了

要砍伐的树木后要在这棵树下进行祭祀，祭祀

仪式结束后挥斧砍向树干，等待三天后再回到

这棵树旁，如果斧头还卡在树干上，他们认为

这是树木同意他们的砍伐行为，于是继续砍伐；

如果斧头从树干上掉落，则意味着这是树木不

同意，于是他们不再砍伐这棵树，继续用同样

的方式寻找其他适宜砍伐的树木。他们对森林

和树木的这种敬畏和崇拜，是对万物间相互关

联和人依赖于自然的完美诠释。通过制定诸如

禁止砍伐寨神林、坟林、水源林、村寨防火防

风林等乡规民约来约束滥砍滥伐行为，客观上

形成了对森林的有效保护，形成了维护生态环

境的无形屏障，体现了傣族人民对自然法则、

客观规律的尊重。同时，傣族人还把寨子前后

种植的大青树当作神树来顶礼膜拜，对神树的

敬畏强化了他们爱树植树护树的意识和保护森

林与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意识，养成了自然不可

冒犯、不可亵渎的信念。

（二）动物图腾崇拜

傣族人民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自身

和动物的关系产生了独特的认识，甚至把这种认

识提升到人和神的关系层面，并且赋予动物某种

灵性。南传上部座佛教的传入，进一步强化了傣

族众生平等、从善积德等思想意识［５］。为此，他

们反对杀生、善待生灵，不肆意捕杀动物，更不

捕杀动物幼崽。善待动物的这种思想很好地体现

在马鹿、象等图腾崇拜物中，尤其是象图腾充分

体现了这种理念。傣族人认为是象的后代，他们

把野象驯化过来用于骑乘、战争、开荒、或拖拉

木料。即便是野象走近他们的村寨毁坏庄稼，他

们也会在宽恕野象的同时，在村寨周围种植芭蕉

树和竹子供野象食用，以此吓退企图进入村寨伤

害人畜的虎豹等猛兽［６］。善待大象，与大象和谐

相处共生并利用大象保护自己，改善生活，充分

体现了傣族人的生存智慧。作为图腾，大象的庞

大强壮也体现着傣族人民对美好事物和威猛力量

的向往。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傣族先民们改造

自然、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被寄托在牛、象、狮

等勇猛有力的动物图腾之上。其中，他们所崇拜

的图腾动物大象，不仅象征力量，而且是驯化动

物来服务人类的典型代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傣族人民渐渐对美好的事物有了更高的追求，

把马鹿作为图腾动物，把孔雀作为吉祥物就体现

着他们对吉祥、善良、美好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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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水崇拜

傣族称土地为 “喃领”，其中 “喃”为水，

“领”为土，将水置于土前，是因为傣族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中认识到：无水之土，植物不能生

长；有水之土，才有利用价值［７］。在傣族人民

看来，大地乃万物之母，孕育着人类；土地是

人类居住之地，是进行食物生产的根本。傣族

人民依山傍水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

些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

傣族有句俗语 “家长死当家神，寨主死当

寨神，召勐死当勐神”“寨神、勐神的神宫或神

位所在地为大片常绿森林，称为 ‘
#

山’，有大

片常绿森林的山，称之为 ‘
#

山’。［４］”在景洪

市大渡岗乡，
#

山就在寨子两侧，那是傣族人

民亡灵的居住处，他们认为
#

山上的每一棵树

都是灵物，严禁任何人攀爬、砍伐、摘折等，

更不能在
#

山上建房筑屋，否则视为大不敬和

亵渎神灵。

傣族人民滨水而居，随水而徙，生活中处

处离不开水，视水为生命。他们认为水能驱逐

污秽和邪恶，净化人的身体、心灵和灵魂，会

带给人们幸福。高立士先生曾经指出，“只要一

提起傣族的历史与文化，人民就会很自然地首

先联想到水及与水有关的事物［７］”而黄惠教

授则在 《傣族谚语》序言中指出 “用水来形容

傣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８］”对水的崇拜鲜活

地体现在泼水节这个傣族最重要的节日上。每

年公历４月中旬傣族都要欢度泼水节，历时数
天，一般在节日的第二天举行泼水活动，寓以

圣洁之水为人们消灾免难，互祝平安。

傣族人民不仅敬水爱水，也形成了节水用

水的习俗。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甚至因为敬水

爱水，被人们亲切地称作 “水傣”。他们把日常

生活中的饮水和其他生活用水区分开来，村寨

中可以看见用专门的建筑搭建围护起来的饮用

水井，也可以看见傣族姑娘舍近求远，背着小

竹筐到远处的河边洗衣。他们还制定了禁止在

水源头伐木或进行污染性活动的乡规民约，若

有违反会受到责罚。

三、傣族自然崇拜中蕴含的朴素生态理念

因为受到自然崇拜的深刻影响，在对待人

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傣族始终遵循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共生的理念。何星亮指出，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关

系，生态环境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生态［９］。

傣族人民的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山水崇拜等

自然崇拜促成了他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胡靖勇

指出，“将自然动物、植物作为图腾和神灵而崇

拜的种种观念，客观上都起到了保护环境、维

持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作

用。［１０］”

（一）万物有灵的生态价值观

云南物种资源丰富多样，傣族人民信奉万

物有灵，严禁砍伐树木、随意猎捕动物，许多

动植物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客观上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罗鹏认为，山林自

然圣境一方面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植被类型，另

一方面保护了大量的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具有

重要科研和经济价值的植物，包括药用植物［１１］。

施晓春等也指出， “神山森林”是具有文化内

涵、被山地少数民族村社传统文化保护的自然

森林快。作为崇拜对象受到严格保护的神山森

林，具有多种生态功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１２］。同样，禁止随意捕

杀动物，也使动物免遭灭绝，从而使很多物种

得以保存下来。

（二）顺应自然的生态自然观

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对于参天古树的珍

惜，不仅预防了自然灾害，还可以防止水土流

失，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体现了人类顺应自

然、和谐相处的关系。高立士指出，通过
#

林

内外的温度和湿度差，可以调节地方小气候的

变化，“
#

林”还可以吸附各种尘埃，吸收热量

和二氧化碳，释放新鲜氧气，分泌利于人体的

杀菌素［１３］。

时至今日，傣族人民依旧沿袭祖先敬畏和

热爱大自然的传统，尊重自然生命，顺应自然

规律，不乱捕滥杀动物，不滥砍滥伐树木，这

些成为傣族人民的自觉行为和优良传统。当前，

傣族地区源于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生态文明建设

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将傣族人民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天人合一”的观念上升到社会共识和统

一行动的层面。对于动物的爱护，对于神山、

神树的崇拜，对大自然的敬畏，使他们一直遵

循着人与自然共存的法则，很好地保护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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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居住的环境。

（三）俭约质朴的生态消费观

傣族人民 “欲求先予”的生存方式很好地

诠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们不是贪婪地向

大自然无限索取，而是根据动植物的数量、种

类、繁衍情况，有选择地利用动植物资源。由

于自然条件限制而受到外界影响较小，他们对

自然的需求也较为有限，认为够用就好，而不

是无限制地索取，由此形成了俭约质朴的生态

消费观。也因为对自然的崇拜，他们更懂得感

恩，以深深的敬意来感激大自然赋予自己的一

切，这种取之于自然、依赖于自然的生存方式，

让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和保护自然。

傣族人民的生存方式给了自然休养生息的

时间和空间，让自然界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良

性循环，有利于节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让当

代人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让子孙后代能够享受

大自然赋予的有限资源，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傣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自然，

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了一种生态平衡点，

他们对自然的喜爱、感激和敬畏形成了用之有

度的生存法则，这是当今人类所必须重新认识

并认真遵循的重要法则。

四、傣族自然崇拜的现代意义

（一）促进文化认同并巩固民族团结成果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形成了

稳定、独有而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行为，

其中就包括生态信仰。生态信仰作为民族信仰的

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文化认同和维系民族团结

中其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何星亮指出，生态 （自

然环境）对各族群固定的、早期的传统文化影响

很大，相似的生态会形成相似的文化类型，生态

文化对该族群的物质、制度、精神、科技文化及

社会组织与民族性格都发生重要影响，同样文化

也影响生态，尤其是宗教信仰和观念对生态的影

响最大［９］。傣族的自然崇拜是该民族最淳朴的民

族信仰，也是傣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认同。充分挖

掘傣族的生态信仰，有助于持续增强傣族的文化

认同，并巩固民族团结成果，促进边疆民族地区

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

（二）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在傣族生态信仰影响下，西双版纳生态环

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以景洪市为例，到 ２０１４
年，景洪市受保护地面积 ２３７３５３ｋｍ２，其中，
自然保护区面积 １９３２３ｋｍ２，封山育林地
６６６８ｋｍ２、森林公园 １８０２ｋｍ２、风景名胜区
３４６６５ｋｍ２、水源保护地２３２２ｋｍ２，占国土面
积的３４７６％。［１４］”也因为傣族淳朴自然崇拜的
滋养，孔雀、大象、牛、水、竹等自然物被神

化，并成为文学艺术中的经典主角，丰富了文

学艺术的表现对象，繁荣了傣族的文学艺术。

例如，由象壁画、象雕塑、象音乐、象舞蹈、

象锦织、象陶器等多种艺术形式组成的象文化

影响着一代代人并传承至今［１５］。傣族的赞哈、

泼水节和孔雀舞无疑是祖先给傣族人民的馈赠，

是民间存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关系傣族

文化深层心理和意识的精神家园［１６］。傣族地区

珍贵的动植物、原始森林生态保护区和民间艺

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锦上添花。

（三）促进科学生态观的树立

外地游客到西双版纳看的不是地上文物、

地下古迹，不是幽静的雨巷和繁华的都市，而

是那一片绿意，那一点自然。让人流连忘返的

是丛林中的野生动植物。人们不禁感慨西双版

纳的自然美———不改变天然形成的环境条件；

山水美———依山傍水建寨筑屋；生态美———崇尚

绿色，以林为友；景观美———注重村寨环境的

优美［１７］。傣族原始崇拜的信仰中保存下来的文

化遗产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留下一片绿，放过

千千万万个生命，善待自然，善待自己。”这种

质朴、科学的生态观作为柔韧而有效的地方经

验，为我们融合鲜活的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传统

与国家生态战略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示范，为我

们从最大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盲目追求物质

经济利益转向与自然共生、和谐相处提供了鲜

活生动的典范。

西双版纳傣族自然崇拜中的生态意识很好

地诠释了天人合一、取用有度的生态观，从西

双版纳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我们可以洞见这种

生态观的魅力。这种朴素的生态观为我们寻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平衡点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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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分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过度索取并

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时，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并

充分利用包括傣族在内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生

态智慧，加快推进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留

住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同时加快推进云南经

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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